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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劉守華、巫瑞書曾於《民間文學導論》中提到： 

傳說，是人民群眾口頭創作、傳播，與一定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

或地方古蹟、自然風物、社會習俗有關的故事 一。 

由此可知，傳說是人們對生活周遭事物的陳述。在缺乏教育資源的年代，傳說往

往是長輩們口耳相傳的生活教材；儘管隨著社會的變遷，各類教育書籍紛紛問世

，但種種的傳說仍然以多樣化的風貌在各地流傳。時至今日，民間傳說已成為記

錄各地風土民情的重要元素，不僅讓人們得以透過傳說瞭解特殊的事物與習俗，

而其所隱含的集體性、變異性等民間文學特質，也適度地呈現了傳說本身具備的

社會人文內涵，此種內涵正是早期人們在講述各類傳說內容時，本欲傳達予聽眾

                                                 
一
：劉守華、巫瑞書，《民間文學導論》，（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二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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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這樣的概念運用於教學活動當中時，民間傳說除

了傳遞各類訊息的功能之外，卻在同時出現了來自於聽眾的共鳴及反饋，這是由

於在教學活動中，來自各地的學生聽眾或許對傳說中之人物、事件有著基礎的概

念，但卻由於對各類的傳說有不同的理解程度與認識，因而對教學內容產生不同

的心得與認知；有鑑於此，本文中即透過民間傳說中的集體意識與變異性特質，

進一步探討其於教學活動中的啟發與影響。 

貳、民間傳說對教學活動之啟發 

一、集體意識的論證 

段寶林在《中國民間文學概要》中曾提到： 

傳說是歷史性較強的一種民間故事。它和神話不同。它的主人公是

人，不是神。和神話比較，它的幻想成份相對地減少了。傳說一般

有客觀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或地方風物作根據，產生較快，數量

很多二。 

大體而言，傳說描寫的是歷史時代，人物常常也是歷史人物；傳說中的內容通常

是一個人物、村莊或任何小地方的事，描寫的人、事、物都含著濃厚且鮮明的地

方性
三
；此外，傳說具有解釋性的功能，即是以某物、某事、某風物為出發點，

引伸出一個主題故事，最後又回到解釋該物、該事、該風習的成因，和這主題故

事有關
四
；在此同時，直接敘述與描寫人物、事跡的民間傳說，則又具備了紀念

性的功能，而傳說此種解釋與描述的功能應用，往往必須依附存在於人類生活周

遭的人或事或物之上，也因此，傳說的基礎通常具有某些程度的真實性與可信性

，這是因為傳說雖然偶爾夾雜某些神奇的因素於其中，但描寫的事情發生在實有

的地方，而在歷史時代裡，人物經常也是實有的人物，同樣地，傳說所要解釋的

物件，自然也是實有的物件。簡單地說，即是在一則傳說中，必然會發生人、事

、物其中一項或一項以上的條件是具體且真實存在的，否則便容易被視作想像的

神話或民間故事，以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原本單純解釋萬物來源的神話或敘

述人、事、物的故事，有可能因其中某項要素具體且真實存在而形成所謂的「傳

說」，即如「灰闌記」的故事，曾出現於歷代各類筆記小說中，但因後人將故事

中判官之角色定位為真實存在的「包公」，故事的本身增加了人們對「包公」的

既定印象，使這則故事成為不折不扣的「包公傳說」，而對「包公」的既定印象

，則來自於人們潛在的集體意識，此種集體意識，是民間文學傳播過程中必備之

特質—集體性，也是民間傳說應用於教學活動中、可與學生相互交流的一項重要

基礎。 

                                                 
二
：段寶林，《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北京大學出版，新華出版社發行，民國七十四年），頁

五十二。 
三
：李福清，《從神話到鬼話》，（晨星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頁三十九—四十。 

四
：譚達先，《中國描敘性傳說概論》，（貫雅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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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不論是一個村莊、城市甚或是一個地區、國家，往往存在著許多

具有意義的事物，這些事物由於歷史的記載、傳說、文學藝術的描述而變得重要

，成為人們集體記憶的象徵。具體來說，人們對傳說的選擇，總是尋找那些最能

體現時代要求、傳達民眾的心聲，顯示民眾的自身力量，表現人們內在自豪感，

並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事件來作為傳說的對象，在這之中，民眾的理

想、願望及內在自豪感就是一則傳說選擇過程中的主要原則
五
，從傳說的內在而

言，一則「傳說」在流傳的同時，其內容之涵義或精神是會轉換的；其轉換之過

程，往往由於其內容情節呼應著講述者、聽眾及記錄者的內心情感，並在傳播過

程中配合著各參與者的選擇取向，才得以流傳後世。民間傳說是起源於人們對各

地歷史及風土人情的集體記憶，依照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或社會政治現實建構出具

有代表性的各種傳說，但是人們並非總是能夠記住各種歷史事件或人物，所有存

在人們記憶中的事物，是仰賴各式各樣的社會制度儲存與解釋的
六
。因此從歷史

的角度看，建構民間傳說的各地文化，是民族在其長期生存發展中所形成的思維

方式、審美傾向及倫理觀等的總和；從群體發展的角度來看，則指其由長期積存

的種族經驗所構成的一種心理結構傾向，它決定了其成員在面對新的文化成分時

的反應
七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各類的民間傳說亦可被視作為一種「文化模式」

。而這樣的模式與歷史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傳說通常都代表著人們長期的生活

習慣與思考中心，也就是說，不論一則民間傳說是起始於一個歷史的存在或是完

全不存在的虛構，都必須在某一地方、某一群人中建立一個象徵性的認同符號，

所謂的「儀式化」行為即為這個符號提供一個群眾共同認知定位，它含有明顯的

神話化因素，亦即不論這則傳說的起源是什麼，都在儀式化的傳播過程中加強了

群眾的信服感，這是傳說所以能流傳並且經久不衰的原因
八
，也是傳說在一般社

會活動中所呈現的特性。而當民間傳說被使用作為教材時，傳說的傳播過程並未

因傳播範圍與聽眾群的縮小而受到影響，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不難發現學生的

定位如同一般的群眾般，對於特定的歷史人物、事件與週邊環境有著共同的印象

與瞭解，這是由於在相同途徑的教育背景下，學生們所接受的知識理論觀點往往

一致，因而不約而同地對傳說中之人物、事件有著十分近似的認知，此種認知態

度，即是學生的集體意識在經歷家庭、學校與團體教育下逐年傳承的結果。 

以人們熟知的鄭成功傳說為例，鄭成功在臺灣是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一般

相信鄭氏時期對臺灣之開發卓有貢獻，人們每每將斬妖除魔、開荒闢土的傳說主

角加諸於鄭成功身上，例如位於今日台北縣鶯歌鎮中正路旁山坡地上之「鶯歌石

                                                 
五
：初雪，〈口述史學與民俗學基本理論管窺〉，北京：《國外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頁

三十一—三十六。 
六
：翁安雄，〈傳說、歷史與歷史記憶：文化史的側寫〉，臺北：《臺灣風物》，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第四十九卷第三期，頁九十五—一二五。 
七
：王倩予，〈斯土生吾民〉，重慶：《重慶工學院學報》，二０００年八月，第十四卷第四期，頁

八十五—八十七。 
八
：彭兆榮、魏愛棠，〈新民俗傳說的地方化敘事〉，濟南：《民俗研究》，二０００年一月，頁一

０二—一一一。 



 4 

」與台北縣三峽鎮的「鳶山」（今三峽鎮鳶山風景區），便有著與鄭成功相關的

傳說，其內容大致如下： 

三百年前，鶯歌一帶，一日狂風怒起，村子裡突然增添了兩塊巨大

的石頭，一塊好像栩栩如生的鸚鵡，一塊好像振翼欲飛的鳶鳥，每

在午夜發出淒厲的叫聲，令人不寒而慄；一天，天還沒亮，各種不

同顏色的煙霧，從怪石中噴出，越噴越多，村民紛紛逃離，來不及

逃走的，都被捲入煙霧中，連屍體都找不到，此後再也沒有人敢從

這兒經過。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後，漸漸向北進軍，至此為煙霧所

困，失蹤了許多士兵。於是，國姓爺命令部下攻擊之，也有去無回

，只好以龍砲射擊，打中鶯歌妖石的頭和鳶鳥妖石的嘴，自此妖石

不再興風作怪，就成了現今所看到的兩塊巨石九。 

類似的除妖傳說，尚有台北市「蟾蜍山」（今台北市大安區、文山區交界，台大

園藝實驗農場後方）之傳說： 

台北市公館附近有一座山，形狀像隻蟾蜍。傳說以前此山住有蟾蜍

精，常常噴吐出毒霧，加害住民牲畜。鄭成功以龍砲擊之，擊中尾

巴，有一角的山土曾經崩下，從此蟾蜍精不再作怪，……這就是蟾

蜍山十。 

宜蘭外海的「龜山島」與「龜卵島」亦相傳： 

淡水河下流，有一山靈是一隻大龜，昔日伸長脖子喝水，結果使下

流的水，被吸得向上倒流，國姓爺看到這樣的怪物，深恐將來禍害

村民，開砲轟擊牠，終於把牠打死。……就成了今日所見的龜山十一。 

「龜山島」的另一個傳說是： 

國姓爺進攻噶瑪蘭一帶時，看見有個巨大怪物在太平洋上傲慢地吐

著霧，旁邊還有兩個白色的東西，或沉或浮的跟著滾過來。頃刻間

，那怪物逼進鄭軍，原來是一隻巨龜，白色的東西是她的卵。國姓

爺連忙按鎗描準，射向龜精，龜精沉入海。變成了一個島。龜山島

旁邊的兩個小島，就是她的卵十二。 

台北市六張犁「拇指山」（今台北市信義區、南港區交界處）則傳說： 

鄭軍到了六張犁的山邊，夜晚，前面山上伸來一隻好大、黑漆漆的

                                                 
九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省》，（遠流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頁三五—三七。 
十
：吳瀛濤，《臺灣民俗》，（眾文圖書出版，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頁三五八。 

十一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灣省》，遠流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十二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臺南市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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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怪手，捉走了士兵，鄭成功以大砲攻擊之，斷了一根小指，剩下

四根仍然繼續捉人，鄭成功又以炮攻打之，……砲煙散了，只剩下

一根大拇指，還在不安份的動著。最後，終於掉下來變成一座山十三。 

不論是台北縣市的鶯歌石、鳶山、蟾蜍山、外海的龜山島，或是拇指山等，都是

將種種具有動物形象之山石視作為鄭成功降服之對象，使鄭成功具有神格化之「

為民除害」的代表性意義，將人民對鄭成功功勳之崇拜象徵，擴大其功業職能，

而形成了種種的傳說。 

類似的情形尚如台北縣金山海邊的「國姓埔」，相傳最早移居金山鄉的大陸

移民都很窮苦，鄭成功有一次前來考察，見到這種情況心中不忍，便派人到福建

帶來很多蛤蜊給當地的居民繁殖，所以過去金山鄉有一度是臺灣的蛤蜊之鄉
十四
，

當地為了感念鄭成功，於是名為「國姓埔」。而鄭成功軍隊之屯田軍右武術劉國

軒，追擊台中縣大肚鄉一帶平埔族大肚社，深入此地駐紮，將大肚番驅趕至北港

溪，於是，屯兵之地名曰「國姓埔」，後來劉國軒帶兵屯墾今南投地區，當地即

名為「國姓鄉」，近年地方上更為紀念劉國軒而豎立銅像，多年來這一直是國姓

鄉地名起源的說法。 

各種說法的流傳使得鄭成功在臺灣成為神格化的歷史人物，各地往往將不同

的傳說結合於鄭成功的種種經歷與事蹟以加強傳說之可信度，如鄭成功所吃過的

魚與螺，被稱作「國聖魚」、「國聖螺」；而直接冠上「國姓」二字的地名更是

不勝其數，如台中縣「國姓里」、南投縣「國姓鄉」、「國姓村」等，都是為了

紀念鄭成功收復與開發臺灣的卓越貢獻，而直接運用明朝所封賜於其之「國姓」

二字，以表尊崇之意。 

事實上，根據歷史的考證，澎湖、廈門、台南一帶是鄭成功曾經帶兵進駐過的

地點，因此具有歷史真實感，雖然有其神奇事蹟流傳，但受限於歷史的論證，因

此相關的傳說多半較為簡略；相對的，其他鄭成功並未到達的地方，對事實既遙

遠又模糊，在缺乏考據論證的背景下，加上人們近乎「偶像崇拜」的心理，造成

了一種特殊的現象，也就是不論鄭成功是否曾駐足於傳說發生的地點，也不論各

類的傳說是否虛構而得，但是中國自古以來將有功者神格化的觀念，使得人們將

鄭成功之角色加諸於各項傳說之上，此一原因固然來自鄭成功由荷蘭人手中收復

臺灣，但在臺灣民間，對鄭成功的尊崇已然超越了一切合理與不合理的條件，這

樣的意識行為，正是一種非具體的「儀式化」表現，亦即人們早已在不自覺的情

況下經由集體意識構築出鄭成功的英雄形象，並使傳說在此基礎上不斷經由各種

媒介傳播，而各類的媒介，亦包含著傳統的歷史教育資訊，從而亦使得學生們在

長期共享的資訊來源之下，逐漸建構出對「鄭成功」形象的集體概念，並在接收

此一訊息之後，透過各類生活或學校教育的資訊交流，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此一

                                                 
十三

：《中國童話》，（台北漢聲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一月），頁七七。 
十四

：林衡道，《鯤島探源》，臺北：稻田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二月，頁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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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對外傳播，鄭成功的傳說是如此，其他英雄人物的傳說亦如是；如此一來，

原本屬於歷史性的事蹟，透過各類正式或非正式的的教學活動與人們集體意識的

作用，逐漸演變為風貌多變的民間傳說，同時隨著集體意識的一再強化，根深蒂

固地存在於人們心中。 

二、有限制的變異特質 

屬於民間文學一環的「傳說」，並非靠文字轉述而來，而是靠人們彼此間的

口耳相傳才能夠廣泛流傳。所以當人們在講述傳說的時候，內容可能因講述者當

時的心情或不同的環境而有所改變。在沒有電腦的年代裏，沒有人可以將從別人

那裡聽到的事情一字不漏地記下來，稍微忘記一點細節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轉述

消息給下一個人時，可能會想辦法瞭解後再告訴他人，或針對已忘記的部分作改

編，幾經傳述後，內容大概都會有很大的改變，正因為如此，在傳說轉述的過程

中，也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由於「傳說」具備著民間文學在創作與流傳上的獨異特徵，因此在其傳播過程

中不可能出現固定不變的作品，此種建立在自願基礎上的授受關係決定了傳說本

身存在的根由，亦即任何一則傳說只要有人聽、有人傳、並且傳播者不在少數，

便可證明它仍有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衍和講述者的累積，傳說在傳播過程中失真度可

能隨之擴大，當失真度達到某種極限，則可能產生新的傳說。此外，在傳說的傳

播過程中，人們常是有意識地對歷史事件加以改造，使其轉化為具有濃厚傳奇色

彩的傳說，這種有意識的改造，實際上與講述者及聽眾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滲透之

好奇心直接相關。就講述者而言，總是希望自己所講述的故事能感動聽眾，引起

人們的內心共鳴，這種想法必然地驅使他在講述過程中增添傳說內容的色彩與生

動的情節場面，使之更具藝術化及傳奇化。而對於聽眾來說，只有那些與自己的

生活、命運等相關的，並且又帶有一定神秘感的傳說，才更能引起自己的注意，

並從中獲得審美享受與好奇心的滿足；正因為如此，講述者與聽眾雙方在傳說的

傳播過程中，彼此為滿足好奇心的目標趨於同一，也正是這種心理上的同一趨向

，使得傳說在傳播過程中，逐漸為滿足各種不同層面的好奇而不斷增加情節中的

傳奇性，從而導致傳說支系的擴大；又由於人類的好奇心是一種永遠的存在，因

而傳說這種自覺轉化也將是一個永恆的過程
十五
。傳說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往往

不自覺地轉化或失真，此外，由於傳播過程中，講述者為因應時空背景，甚至會

有意識地加以改造，如此一來，在時間與地點的轉換下，甚至可能產生另一種完

全不同的傳說；這是由於一則民間傳說的流佈，往往隨著流傳的聽眾或講述者背

景的不同，增添各地的民情風俗，而成為具有各地特色的傳說；在這樣的傳播背

景下，一個外來的故事會逐漸成為聽眾或講述者所在地的故事，傳說中外來生疏

                                                 
十五
：胡炳章，〈傳說發生支系研究〉，北京：《民間文化》，二０００年第七期，頁一十一—一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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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會改變成聽眾或講述者熟悉的事物；故事中不同的信仰，不同文化的價值

判斷，也一定會轉變為合乎聽眾或講述者本身信仰與文化的價值判斷，此種將原

有傳說中之事物改成講述者或聽眾所熟悉的事物，即是傳說在流傳時所產生的變

異性。 

例如打狗山被林道乾斬劍一分為二的「十八攜籃半金銀」的故事傳說： 

明嘉靖年間林道乾在海上為盜，將劫掠而來金銀財寶堆滿了打狗山

（又名打鼓山）。而林道乾貪心不足，妄想稱帝，於是聽信勘輿家

吳半仙之言：「葬父於蕭瀧（佳里）龍穴，祭神於供案，口含百粒

白米，睡百日。百日期滿之時，五更時分向西北京城，連射三箭，

即可取得天下。」 

五更時分，在古時是以更夫的梆更為主，可是在打狗山上，無法找

到更夫，於是在打狗山峰頂捕獲一隻碩大的錦雞，作為報曉的依據

。而林道乾捕獲的錦雞，啼聲三百里，群雞也隨之大啼，所以又叫

「神雞」。 

道乾之妹林金蓮，特別喜愛，又怕「神雞」被捉去宰烹，所以林金

蓮不僅悉心照顧，而且常懷抱入眠。當祭箭百日期滿之時，金蓮為

避免誤其大事，因此徹夜未眠。由於太過疲累，反而將「神雞」驚

醒。一見燭光，誤以為破曉時分，於是振翅高啼，群雞附和，霎時

啼聲大起。林道乾以為機不可失，隨即取出刻上「林道乾」之箭，

登上打狗山巔，向西北方向的「京城」連射三箭。射畢後，道乾滿

心歡喜的回到營寨，大做「皇帝夢」。 

此時只是三更，尚未到五更，因此「林道乾」三枝神箭，均射上金

鑾寶殿的龍椅之上。五更早朝，嘉靖皇帝大為震怒，於是派遣水師

討伐，都督俞大猷帶兵進剿，讓林道乾倉皇失措，不克搬運山中的

「十八攜籃半金銀」，林金蓮捨不得寶藏，不願離去。於是林道乾

在焦急之中，為免其妹受辱，所以腰斬了金蓮，遁走打狗山。由於

當時打狗沒港，只是「鹽水湖」，四處都是礁岩；在前有追兵，後

無退路的情況下，林道乾只好祭起寶劍，向西一擊，乍然石破天驚

，打狗山分為二段。從此打狗山和旗後山（今旗后山）分開，中間

的隙口，稱之「打狗仔隙」。以後的「鹽水湖」，才有真正的「港

」，稱之為「打狗港」。這就是「高雄港」最早的故事傳說。十六 

                                                 
十六

：參閱《續修高雄市志》卷五〈交通志〉，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八十二年

。 

《高雄三十年志》，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八十七年。 

《高雄港一九九六畫刊》，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八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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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門則將主角附會於宋朝末代皇帝帝昺身上，地名則是「烈嶼」： 

烈嶼本名做「麟嶼」，而且和大金門有一角相連，就是現在的九宮

碼頭和大金的水頭，你有沒有發現那兩個角好像是可以拼連起來的

？後來是因為宋帝昺的關係，大金小金從那裡裂開了，「麟嶼」才

被叫做「烈嶼」。……這宋帝昺本來是有皇帝命的，上天註他要當

皇帝，賜他三支令劍，劍上刻著他宋帝昺的名字，告訴他某年末日

的某時，提劍向北射去，將可射死當朝的皇帝，……他兄嫂算時間

，一直算一直算，算到最後算糊塗了，竟算錯了時辰，……，三箭

都射中皇帝的金交椅，但是皇帝還沒上班，沒射到，劍上又有名有

姓，皇帝當然派大軍要來拿人。……宋帝昺一直跑，一直往南跑，

跑到金門麟嶼來。大軍一直追呀，也追到這邊來，一直把他們逼到

麒麟山頭去。跑到這裡，他這兄嫂說：「沒法了，我沒法跑了，你

自你跑去吧！」宋帝昺看著後面的追兵和山頭兩邊的大海，喃喃唸

著說：「這山若能裂作兩邊分開來就好了。」話聲一落，就天搖地

動，山頭就慢慢裂開了，大軍所在的麟嶼慢慢飄離大金，宋帝昺站

的這頭就是大金的水頭，……。十七 

這是兩則同一類型的傳說故事，卻因因傳播區域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

色。在高雄流傳的林道乾故事，主要是由於林道乾之活動範圍僅限於南部地區，

又是當地人所熟知之海寇，因此將其塑造為主要人物；但此一傳說在金門的發展

，則將地點改變為符合金門地形的烈嶼，人物則變化為曾經存在於當地居民記憶

中之帝昺與盧遠。這樣的轉變，除了為符合當地地形地物之外貌，更由於兩地居

民對歷史人物的不同認知、熟悉度而產生傳說角色的替換。此種替換的狀況，緣

起於各個地區的人們總是彼此相互交流各種傳說，而在相同的文化圈或地理位置

接近的地點則更易於傳播，因此背景近似的地點往往有著相似的傳說
十八
，這是由

於民間傳說是由群眾集體性、口頭性流傳下來，再配合聽眾與講述者背景的不同

被渲染上不同的色彩，具有時代性和區域性的特徵。然而，當此種傳播活動運用

於教學當中時，對應於背景各異的學生聽眾，民間傳說的變異特質卻容易呈現出

有條件限制的變化，在教學環境中，學生既是聽眾、教育訊息的接受者，同時也

將是另一個轉述者，學生們對於傳說內容的理解，除了教學內容之外，也許有部

分來自於本身的經驗，當這樣的經驗結合原有的傳說再度傳播的同時，則傳說本

身已結合學生的各項背景產生變異，不同地區的學生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體驗，

但是受限於學生在成為聽眾的初期所接受的多屬於正面的、富教育意義的傳說內

容，因此即便學生已成為一個正式的講述者，傳說也在不知不覺當中出現各類分

                                                                                                                                            
《高雄市發展史》，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八十四年。 

曾玉昆，《高雄各區發展淵源》，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委員會出版，民國七十五年。 
十七

：唐蕙韻，《金門民間傳說》，臺北：稻田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三月，頁一一五—一一七。 
十八

：高橋宣勝，《靈異世界的訪客》，臺北：旗品文化出版社，民國九十年三月，頁二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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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但是相似的傳說除了在一個基礎觀點與形式穩定不變的架構下，有著多樣且

不穩固的情節發展，其所傳達的內容，卻多數保有著原本身為聽眾時所接受的教

育內涵，這也正說明了為何許多人物、枝節相異的傳說，卻往往有著相同的主體

結構與恆久不變的正面本質。 

參、民間傳說對教學活動之影響 

一、教學內容的互動 

古代的教育並不普及，有能力接受教育的，若非豪門子弟，至少也必須是小

康之家，才能負擔起受教育的費用，而一些貧窮且少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家庭，除

了仰賴父母親友的教導，從家庭教育中學習立身處事的道理及古往今來的歷史外

，仰賴口頭傳播的民間傳說，便在無形中成為人們教育與學習的活用教材
十九
。從

民間傳說所擁有的歷史、人文與社會價值來看，它幾乎可被視作為人們生活的一

部份，是人們觀察、認識世界的經驗來源，反映生活觀念與經驗的創作，將傳統

的道德倫理教育灌輸於其內容當中，使人們在接受訊息的同時，也獲得教育意義

上的啟發，並奠定了做人處事的基本態度。儘管民間傳說的內容都是源自人們的

意識，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時代的變遷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風土習俗的改

變而不斷發生演變，但由於傳說內容本身所反映的是人們生活的經驗、思想感情

與歷史背景，自然同樣也將從前由長輩處傳承而來的種種觀念植入必須「再傳播

」的傳說中，也就是這樣的循環作用，使得民間傳說在傳播之餘，也突顯出人們

在接受與傳播的同時，其思想觀點也受到既定道德規範與時代背景的影響。 

每個時代都會有新的傳說出現，各式各樣的傳說會不斷地打上新時代的烙印

，產生變異；存在於舊傳說中的道德規範也不斷地被創新與補強，民間傳說的題

材便在不斷的變異過程中，緊密而靈活地伴隨著各類知識，從各個角度反映過去

社會中豐富而多樣的事象，讓人們學會如何應對進退、待人處事，並藉由傳說認

識重要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瞭解家鄉的種種風物習俗、名勝古蹟等。在從前

教育不普及的時代，靠著傳說的講述，人們得以適當的彌補教育的不足，增加對

自我生活環境的瞭解，並藉由傳說的傳播，學習到從古至今綿延不絕的傳統道德

倫理規範。而在教育普及的今日，民間傳說已不僅在鄰里之間傳播，更多時候，

傳說的本身已成為書面或是口語化的教材，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在靈活多變的教學活動中，不難發現學生不僅在課堂上對於民間傳說的故事

內容有著高度的好奇心，同時開始對學校及家庭周遭的傳說產生興趣，並進行初

步的認識與探索，多數的學生開始關注自己生活環境的傳說故事，並經由這樣的

學習過程，不斷地發掘生活周圍環境的歷史沿革與文化背景，透過教學內容的各

項規劃，學生在作為聽眾的同時也成為下一個講述者；更由於採訪、記錄各種傳

                                                 
十九
：姜佩君，《澎湖民間故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九年，

頁三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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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親身地參與傳說的傳播過程，使得學生們對各類傳說的接觸不再是旁觀者的

身分，自然感受得到與切身相關的種種訊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學生逐漸對自

我生活空間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與認同感，開始重視周遭的一切。而在教育與學

習的互動中，許多原本隱藏於各個角落或民間的傳說，透過師生的積極尋訪與互

動而得以問世，並且進一步地被編寫成鄉土文化教材而得以繼續傳播與保存。若

將教育的觀點擴大來看，種種的傳說是歷史文化的反映，也是自然而然由生活衍

生而出；是族群共同的智慧財產，也可說是族群的共同語言。各式各樣的傳說在

內容情節中濃縮了人們長期流傳的生活觀點與文化，記錄了世世代代特有的內在

涵養。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有助於學生對傳說內容的認識與理解，從另一個角

度看，各式各樣的傳說也由於教學活動的傳播，得以將其中蘊含的文化和價值觀

念傳承下去，透過教學的互動，使學生得以接觸到了不同內涵的民間傳說，這些

民間傳說又隨著教育知識的對外擴展而得以傳播，也使學生在對學習的過程中，

透過對傳說的理解與再傳播，既是記錄者亦是創作者，在學習的同時也反饋予社

會，達到了學習的真正目的。 

二、民間傳說之教育價值 

民間傳說無論在知識教育、品德教育、語言教育甚至是審美教育方面，都有

著重要的意義。在知識教育及品德教育方面，傳說中所反映的戒貪、勤奮等寓意

，透過口傳文學最單純且直接的傳播方式，將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教化人們。在

審美教育方面，許多民間傳說以其鮮明的立場告訴人們什麼是美、醜、善、惡
二十

，這樣的審美觀點不盡然來自對人、事、物的評價，有更多層面是來自人類心靈

深處審美意識的評斷，同時在傳播的過程中，經由講述者或記錄者的思想引導，

使人們在欣賞傳說時，產生了無窮的想像空間，這種想像力的啟發，無形中激發

了人們審美的天賦。 

然而不論是知識、品德或審美的教育啟發，著重的都是傳說本身的內容，但

是在語言教育方面，則隱含了傳說在傳播過程中特殊的敘事模式及語言現象等條

件。具體而言，民間傳說所使用的語言表述，與傳說本身族群背景相關，一旦與

教育功能有所聯繫，也就成為今日眾所矚目的母語教育素材。顯而易見的，目前

所見各族群所編寫之母語教材，大多是以該族群之傳說作為其最主要的輔助教材

，一方面是由於傳說具有故事性和娛樂性，使得人們能在一種較輕鬆的狀態下學

習；一方面則是因為傳說故事本身具有的教育性與傳承性，使人們在接受母語的

傳承之外，能夠寓教於樂並使其族群文化得以藉此而保存
二十一

。此外，由於許多

傳說情節內容是由少數族群語言音譯而得，因而使傳說在教化之餘，得以保存少

數族群即將消失的語音資料；更可藉由故事中之情節，體現出各族群早期生活與

                                                 
二十

：賈芝，〈民間文學與啟蒙教育〉，《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第十次大會，奧地利，一九九二年

七月，頁七十二—七十六。 
二十一

：劉育玲，《臺灣賽德克族口傳故事研究》，花蓮：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年，頁二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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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雛形，為歷史留下頗具價值的族群生活記錄。至於許多傳說中大量記載的

鄉土語言，一方面保存了長期以來不受重視的各族群母語，另一方面，則透過近

年來對鄉土教育的重視與傳說自然而然的傳播過程，達到了提升母語教育的要求

，各類傳說傳說也由於教育的傳播，得以將其中蘊含的文化和價值傳承下去，凡

此種種，都是民間傳說應用於教育上所呈現的特殊意義。 


